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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医者，更需仁心

医护人员：和“艾人”交往处处有温暖

5 月 18 日是艾滋病烛光纪念日。
16、17日记者走进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的“感染楼”，现场感受这里的医
生护士和艾滋病人的温暖“交往”。
一个称呼，一次输液，一次拍肩，都在
不经意间传递着真情，都是为了那
“期待的眼神”，“感染楼”里的医护人
员为了坚守这个给艾滋病人带来生
的希望的阵地，连家人也要保密，很
多护士都成了剩女。他们说：虽然工
作像在针尖上跳舞，但不后悔！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文/图

“我们科只有 16 位护士，要照
顾感染一科的50多名艾滋病人，每
天要输 400 多瓶液体，由于我们这
个病区的特殊性，有的护士来这里
工作，第二天就辞职了，能留下的，
都很不容易。”蔡艳告诉记者。

16位护士都是年轻人，大都是
80后，还有5位90后女孩。

小琪是位 90 后，去年 6 月毕业
后，来到艾滋病区上班。“当护士长
告诉我分到了这个病区后，我哭了

一晚上，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来报到
了。第一天到病区的时候，我大气
也不敢喘一口。病人不敢碰，甚至
连椅子都不敢踏踏实实地坐。但当
科里给我们培训了艾滋病的传染途
径和日常护理要注意的问题后，我心
里的石头才慢慢地落了地。”

另外，“找对象难”也成为这群
年轻女孩说不出口的烦恼，在感染
一科，有近一半护士女孩还没有男
朋友。“平时工作加班加点，圈子很

小。亲戚朋友介绍相亲，对方一听
我是在艾滋病区工作，直接连面都
不见。”

在这个病区工作了 10 年之久
的小何说，直到如今，她的公公婆
婆还不知道她在艾滋病区上班；同
样是科里老人的小琼，她丈夫至今
也不清楚她的工作任务。

“肯定想过放弃这份工作，但最
后还是留下来了。艾滋病人渴望我
们的理解，他们需要我！”小琪说。

查完房后，赵清霞在办公室门
口碰到了一个患者。“唐培阳（化
名），你怎么来了？这两年啥情
况？”她一口喊出了病人的名字。

“这是我七年前的老病人，没
想到他今天来了。你把病人当成
朋友看，自然就能记得住他的名
字。”赵清霞解释，这种信任关系，
既在工作中，也在生活中。

有一次，病房里来了一个病
人，看样子挺体面的。一天上午我

查房时他叫住我说，一会儿他的同
事会来病房看他，但同事不知道他
得的是艾滋病，想让我帮忙圆谎说
是得了其他传染性疾病。

为了让这个病人得到平等的
尊重与关怀，赵清霞和护士们帮他
圆了这个谎。“其实帮他们圆谎，是
一种心理疏导。取得他们的信任，
也更容易说服他们将他们的妻子
以及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带过来进
行HIV检测。”赵清霞解释。

“另外，像很多女性艾滋病人
都会梦想有个孩子，我们会根据她
的年龄、健康状况等自身条件给她
设计母婴阻断方案，完成她们做母
亲的愿望。到目前我们已经帮助近
百位艾滋妈妈成功生下了健康的宝
宝。她们在宝宝出生后，第一时间会
向你报喜。我每年都能收到一些患
者的水果、花生等特产，过节的时候
也会收到很多患者的祝福短信。”赵
清霞说。

5月16日早上，记者走
进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绕过医院门诊楼，穿过松
柏森森的小路，记者抵近
院区深处的“感染楼”。初
升的太阳，无声地照在这
栋黄色建筑上。与门口的
喧嚣相比，这里清静得让
人觉得有些怪异。

楼里的病房并没有什
么特殊，门牌与床头诊疗卡
上，没有任何字眼儿提到

“艾滋病”。若是不知情的
人走进这个病区，并不会
感觉到它跟其他病区的
差别。

“很多艾滋病人就诊
前都有很大的顾虑。因为
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病
情，害怕受到歧视，很多艾
滋病人宁可放弃就诊治

疗。无论是门诊还是病
区，我们都会有意识地保
护病人的隐私，消除他们
的顾虑。”赵清霞说。

“艾滋病区两个科室，
共住了 90 多个病人，我们
感染一科就住了 50 多位
患者。近几年来，性传播
成为这里接收的最多的
病人，其中大部分都因为
是‘ 同 性 ’性 行 为 染 病
的。”赵清霞介绍。

“在这里住院的大都
是晚期重症患者，通常伴
有肺结核等并发症，传染
性很强，所以进入病区一
定要做好防护措施。见
到艾滋病人不需要紧张，
他们和正常人一样，并不
可怕。”蔡艳护士长告诉
记者。

和 很 多 医 院 病 房 一
样，上午是这里最忙碌的
时候。医生们早早地开始
了一上午的查房，挨个病
房询问病人的病情。

“哟，张，剪头发 了 ？
差点认不出你来了。昨
晚睡得怎么样？今天还
发烧不？”

“你吃香蕉当然会腹
泻得厉害，香蕉润肠嘛！
吃点苹果、麦片和鸡蛋，对
腹泻有收敛作用。”

一个个病房走过去，
赵清霞与值班医生一起，
跟各个病房的患者沟通病
情，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

她 与 病 人 聊 天 的 同
时，还会不失时机地拍拍
病人的肩膀，以示鼓励。

“艾滋病人大都很敏
感。很多艾滋病人刚进医
院时，会有比较强烈的情
绪反应，对医生和护士都
会本能地排斥抵抗。”走出
病房，赵清霞告诉记者，

“所以我们这个病区的医
护人员要格外耐心和谨
慎，慢慢去接近他们，消除
他们的对立情绪。当他们
了解到你是发自真心地关
心 他 以 后 ，他 就 会 信 任
你。”

在这里，所有护士从
不叫病人床号，而是直接
喊患者的名字。“直接叫
患者的名字，是我们病区
的一个传统，也是对患者
的一种平等和尊重。”蔡
艳说。

事实上，除了承受身体的劳
累，更让这个特殊病区的护士们紧
张的是护理过程中的“职业暴露”
等染病风险。

所谓职业暴露，通俗地说就是
医护人员在为艾滋病患者进行治
疗护理时发生被传染的危险。

扎针、取针、封管、穿刺……这
些医院里最常见的医护和手术操
作，在这个特殊病区却成为医护人员
的危险动作。一旦发生意外，就可能
造成终生的伤害。

“艾滋病是可以通过血液传播
的。由于我们科里护士人手紧缺，
每个护士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在
给病人扎针、封管的过程中，稍不
留意就可能刺破自己的手或者被

病人迸出的血液溅到，从而引发感
染的风险。”护士长蔡艳解释。

刚来上班不久的小琪，就曾发生过
一起“职业暴露”。

半年前的一个傍晚，小琪为十
一病房的一位病人做“封管”处理，即
保持留置针在病人体内，以减少病人
反复扎针的痛苦的操作。由于针管
压力失控，血液突然从病人体内迸溅
出来。虽然小琪戴着防护面屏，但
还是有几滴血液溅到她眼里。

“那一瞬间，我彻底傻掉了，脑子
‘嗡’地一下，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死
亡。”提起当天发生的事，小琪依然
心有余悸，“当时我蒙掉了，还好我
们病区培训过紧急处理，同事们20
分钟内就帮我清洗处理好。”

接下来的28天里，小琪每天都
要服用阻断疾病传染的药物。“药
物副作用很大，服用后一整天都昏
昏沉沉的，还一直呕吐。一个月、
三个月、六个月都要做检查，直到
半年后才能完全确定是否被传
染。这半年我一直悬着心，还要坚
持上班，很折磨人。”半年后，当“没
被感染”的最终检测结果出来后，
小琪再一次忍不住落泪。

“常在河边走，哪儿能不湿鞋。”
自2000年该院艾滋病区成立以来，共
发生10余起职业暴露。“虽然全部都是
虚惊一场，没有一例医护人员因职业
暴露而感染艾滋，但大家都像在鬼门
关走了一遭。所以说，我们这工作，就
像在针尖上跳舞。”蔡艳说。

“我们的工作，是在针尖上跳舞”

“我们曾帮助近百例艾滋病患者生下孩子”

小资料：自1983年人类第一次发
现了艾滋病病毒（HIV）起，每年5月的
第三个星期日便被确定为国际艾滋病
烛光纪念日，全球100多个国家在这一
天以点燃蜡烛的方式表达对逝者的追
忆和关爱受艾滋影响的人。

自己的工作，有的连家人也要保密

从不叫病床号，亲切地叫患者名字

院区深处的“感染楼”


